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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例如电子邮箱、聊天软件、社交网站、网络论坛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

据的信息。近年来，因网络谣言引发的现实社会中实体性事件频繁发生，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。要治

理网络谣言，首要前提是必须揭示网络谣言的形成与传播机制，因为，从现实中看，网络谣言在形成和

传播过程中，官方的信息发布和辟谣或快或慢也随之进行。但网络谣言却并不随之马上消失，这是因

为网络谣言是按照其自身固有的机制进行传播的，遵循着自身固有的传播规律。本文试图探讨和揭

示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及其隐含的传播规律。

一、网络谣言受众的行为趋同机制

网络谣言受众的行为趋同机制是指在接收和传播网络谣言过程中，谣言传达的信息被受众不断

接受甚至强化，从而使得受众的观念和行为逐渐趋向一致。卡斯·R.桑斯坦（Cass R.Sunstein）指出了

该机制的两个重要方面：社会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。

社会流瀑（Social cascades）效应是指如果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，则当事人就很容易相

信那则谣言。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形容受众面对谣言的态度和行为就像流瀑一样向同一个方向迅

速落下，即通常所谓的从众行为或社会性趋同心理。正可谓“三人成虎”，如果社会上大量的人相信谣

言、传播谣言，那么，量的累积的结果，使本来是虚假的谣言就会“自验成真”。卡斯·R.桑斯坦指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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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快、范围广、危害大。要治理网络谣言，前提是必须揭示网络谣言的传

播机制。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包括：网络谣言受众的行为趋同机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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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社会流瀑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我们倾向于相信别人的所信和所为。”[1]面对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、社

会风险和不确定性，人们总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状态，迫切需要获取相关信息、拥有相关路径以处理好

个体内心、个体与他人、个体与社会的紧张关系。然而，在现实中由于真实信息的缺失、相关路径的缺

失，于是人们倾向于依靠网络谣言传达的信息来缓解自身的焦虑，或者藉此传达对不确定性的认知

——从这个角度上说谣言并非全部是负面效应。研究发现：“谣言对于个人来说，就像一种精神口香

糖，能帮助人们消除焦虑、获得平静；而对于社会来说，谣言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

忆，解构并重构社会信任，最终推动社会发展。”[2]一旦先行者开始传播谣言，那么其他人就会借助谣言

而寻求心理寄托，于是社会流瀑和从众现象就产生了。

群体极化（(Group polarization)）效应就是“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

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加极端”[3]。在造谣者与受众之间、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中，如果缺乏权

威信息的介入，网络谣言不仅会取代真实信息，而且还会引导受众形成一种极端的态度。网络上思想

观念的群体极化，最终可能会在现实中形成群体性事件。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出来的“仇官”、

“仇富”心理[4]和非理性情绪在个体、他人与社会之间会形成一种相互投射效应，个体会将自己的情感、

认知、经历等投射到他人和社会。同时，他人和社会的情况一旦与自身情况或自我感知相符，也会主

动投射到自己身上，进而强化自我的社会认知[5]。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，最初就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

件，即贵州省瓮安三中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被害，但家属对其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而上访。然而，该

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就发生了变异，成为了“凶手就是当地县委书记等等干部的亲属”，“公安局处理案件

严重不公”等等。在投射心理效应支配下，作为普通百姓的受众、作为社会弱者的组成部分，他们必然会

对事件中的弱者（即谣传中的女学生家属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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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”是英语Fans的音译，意为狂热、热爱，后引申为影迷、追星等意思。微博粉丝是指在微博里对某一

博主保持持续关注的人群。当微博的博主在其微博上发表新的留言，第一时间关注他的大多数情况

下就是该微博的粉丝。同时，粉丝们又会将博主言论传播到更大的范围，使得博主的影响力逐步扩

大。微博时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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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累，使网民看待问题比较偏激、容易走向极端，难以对现实社会、事件形成客观、全面的认识，由此产

生对政府信息、传统媒体的怀疑、排斥与对立。法国著名谣言问题研究专家让-诺埃尔·卡普费雷

（Jean-Noel Kapferer）早就指出，谣言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体，可以定义为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

者已经被官方辟谣了的信息，因此其实质是反权力。谣言作为一种小道消息，提供了正式渠道未能提

供的信息，其内容可能是与官方信息并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。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，一方面，在网

络舆论场中，受整体气氛的影响，网民可能在相互交流和讨论后会很快达成一致意见，那些未经证实

的假象可能迅速蔓延。而另一方面，在“沉默的螺旋”机制的作用下，在网络上，那种反映事实真相、和

谣言相反的观点往往被淹没。

“沉默的螺旋”（The Spiral of Silence）理论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：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

候，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，就会积极参与进来、表达观点，于是这类观点越发大胆

地发表和扩散；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（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），即使自己赞同

它，也会保持沉默，以隐藏自己的观点。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便形

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。《沉默的螺旋：舆论——我们的社

会皮肤》一书的作者诺尔-诺依曼(Elisabeth Noelle-Neumann)指出，舆论是人的社会皮肤，对个人、群体

有着巨大的约束力，我们通过观察周围的意见环境，再决定是否表达个人意见，从而形成一方越来越

大声疾呼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式进程。在当前中国，互联网体现“不相信政府是明智，相信政府

是愚昧”的默认逻辑。真相、真理有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但由于网络上存在上述默认逻辑，于

是持有真相、真理的少数人，反而在网络上被迫沉默，甚至迫于群体压力而曲从大多数人的观点。于

是，事实真相得不到揭示，科学真理得不到认同，正面的声音、理性的观点被弱化、被淹没。网络上沉

默的螺旋机制的最终结果是，作为与官方对立的网络谣言容易获得网民的相信，并成为主流一方，直

接压制了来自怀疑者、反对者的意见表达，形成虚假的“网络民意”，并进而影响和左右着其他网民的

判断，最终导致大部分人都相信谣言、传播谣言。

“沉默的螺旋”现象可能在微信圈中比在互联网其它媒体中尤其突出。在网络微博中，有大量“粉

丝”与博主是陌生的，或者说是“粉丝”单方面熟悉博主，博主不认识“粉丝”；而成千上万“粉丝”之间更

是相互不熟悉。但相比之下，在微信圈中，所加的人都是熟人，往往是朋友、同学、家人、师生、同事等

关系，微信圈这种熟人社会性质，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对某一观念、行为或事件只会更加认同、表扬

（往往表现为“点赞”），而较少反驳、批评。即使有的人内心对他人的某一观念或行为认为不当、不同意，

或者认为不符合事实，但因为囿于“面子”、或者出于友情亲情，也不会当面指出，致使更有可能出现“沉

默的螺旋”。而且，正因为微信圈中是熟人社会，都是更可信的人，所以，尽管一个人在微信圈中传播的

可能是谣言，但其他人往往会比互联网上的谣言更相信，于是真相更可能被掩盖、真理更可能被淹没。

结 语

行为趋同机制、内容渐变机制、真相淹没机制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三种主要机制。行为趋同机制是

从传播的客体（信息接受者）角度上分析的，它产生极化效应，使谣言越来越走向极端；真相淹没机制

是从传播的主体（信息传播者）角度上分析的，因为一部分主体的“沉默”使谣言传播失去了障碍，所以

为谣言顺利传播创造了条件；而内容渐变机制则是从传播的内容角度上分析的，它使谣言的内容不断

变异，离事实越来越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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